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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快到了，孩子们在努力找寻着那些有关妈妈的记忆

其实，他们非常渴望母爱
本报记者 姬生辉 韩伟杰 见习记者 路帅

10岁的王明来自曲阜，圆嘟嘟的
脸蛋在奔跑时会一颠一颠的。空闲
时，他喜欢绕着柳树荫下的石凳一圈
圈转，然后把手掌贴在耳廓上，说能
听见不同的秘密。王明也有自己的秘
密，只是他把秘密说出来的时候显得
一脸不在意。“妈妈不见了，找不到
了。”

王明说，他两岁的时候就记得妈
妈的样子，“妈妈给我换尿布，还给我

喂饭，一口一口的，不凉也不热。”
前一段时间，小王明右手中指不

小心被门夹了一下，黑色的印记留在
指甲盖上现在还没有褪掉。王明说他
知道十指连心的意思，“妈妈的手指
流血了，孩子的心里就会疼。我的手
指疼了，我想妈妈也能感觉到。”

“有一次不小心把热水撒了，烫
到了脖子。我哭了一夜，妈妈也跟着
哭了一夜，第二天就抱着我去医院。”

同班的夏恩征说起妈妈的时候哭了，
坐在第一排的王明扭过头去瞧。从田
字格本上撕下一张纸，王明说要叠一
个心送给妈妈，写上“妈妈，我爱您。”

在黑板上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个
子不高的王明努力翘起脚尖，握着红
色粉笔在黑板上写，“祝妈妈长命百
岁。”祝字多写两撇，他拿着粉笔擦，
使劲地擦，“妈妈长命百岁，我现在好
好学习，长大给妈妈买礼物。”

去年冬天，妈妈带着大姐姐一起
来学校看双胞胎姐妹小英和小杰，

“我记得大姐姐穿红色的羽绒服。”小
英看着说话的妹妹，吐了吐舌头，在
她八岁的小脑瓜里，妈妈长什么样
子，穿什么衣服，都已经不记得了。

双胞胎姐妹都有着漂亮的双眼
皮和俊俏的小脸，小英大小杰8分钟，
所以姐姐会扎小辫，小英说，这是奶
奶告诉她们的。姐妹俩还知道的是，
“妈妈不要我们了。”

姐妹俩刚满一岁时，父亲因车祸
去世，在小英和小杰依偎着妈妈长到
3岁时，妈妈突然选择离开，姑姑成了
她们的依靠。“之前在姑姑家附近的
小学读书，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一起
玩。有人欺负妹妹，她坐在地上哭，我
就去哄她。”与妹妹时常展露的笑脸
相比，小英更习惯睁大亮亮的眼睛，
默默的看，“其实我也很胆小。”

“妈妈来时给我们带了衣服，还有
糖果和饼干。”小杰记忆中的妈妈是糖

果和饼干一样甜甜的味道，有时候姐
姐也是这个味道。没有大人陪在身边
的日子，姐妹俩是彼此最亲近的依靠。
帮妹妹打水洗脚，火腿肠留给妹妹吃，
小英说姐姐就应该对妹妹好。

教室墙壁粘贴的心形贴纸上写着
孩子们长大的愿望，科学家、军人、音乐
家……小英却脱口说“想去打工”，“因
为我妈妈就在打工。”妹妹说想成为画
家，小英想了想改口说想当音乐家，“好
好学习，长大了可以报答妈妈。”

吃过晚饭，在校园里做会
游戏，孩子们就要上晚自习
了。低年级的学生功课不紧
张，晚自习的时间就成了孩
子们看电视的娱乐时光。男
生 和 女 生 的 意 见 总 是 不 一
致，女孩子喜欢美羊羊，男孩

子想看铠甲勇士，举手表决，女
孩的意见压倒性一致。班长司心
雨离开座位，站在靠近电视机的过
道里。在孩子们的眼中，班长的脖

子里挂着班级的钥匙，手里有电视
机的遥控器。

在同学间，司心雨有着十足的威
望，单从做游戏上就可看出，“每次她
都是鸡妈妈，保护20多只小鸡，谁做
老鹰都打不过鸡妈妈。”

司心雨是游戏中的鸡妈妈，在
生活中也努力帮妹妹填补着妈妈
离开的缺憾。妹妹司心灿在一年级
读书，没有妈妈的日子，妈妈送的
水杯成了心灿全部的寄托。塑料水

杯外边已经被刮花了，上面的商标
和图画也已经模糊不清。妈妈何时
给她送来的水杯，心灿也记不清
了，只记得是个星期五的中午，天
气很好，妈妈看她没有东西盛水
喝，就买了一个。“水杯在身边，就好
像妈妈在我身边。”

虽然比妹妹大一岁，但司心雨却
没有妹妹重，小脸也比妹妹黑了不
少。“姐姐对我好，我也要对姐姐好，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

母亲节快到了，
学校让孩子们写感
恩日记，12岁的男
孩司一凡在作
文本上写到，
“母亲节快

来 了 ，我
虽 然 没

有母亲，但是我要感恩的人比母亲还
要重要，那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一凡
四岁的时候，爸爸去世，一年后妈妈
选择离开，重新建立家庭。再也没见
过妈妈，一凡闷着头跟年迈的爷爷奶
奶一起下地干活，“我那时小，把我自
己一个人放在家里爷爷奶奶不放心，
他们就把我带到地里去，我年纪小，
重活干不了，我就帮爷爷除草、种
豆。”

皮肤黝黑的司一凡一脸倔强，仰
着头说“不想妈妈”，眼泪却止不住流
下来，一凡趴在桌子上不让人看，哭
声却一阵阵的传出来。

二年级一班的宋茂蒋拿着作
文本递给老师，他写了500多字，

其中有一句话多次出现在作文中：
“妈妈，你想我了吗？”

“我听亲戚说妈妈不在济宁，虽
然我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但我知
道她一定很想我，因为我很想念妈
妈。”宋茂蒋的眼睛望向远方。

“妈妈离开了，家里也没有一张
照片。”长相帅气的宋乐宝与所有高
年级的同学一样，总是欲言又止，不
愿意说关于爸爸妈妈的事。聊天的间
隙，同学给他送来母亲节美术作品。
白白的稿纸上写满了红色的“love”，
在中间写着“祝天下的母亲健康快
乐”。乐宝说他不想妈妈，但这不是心
里话。低着头嗯一声“想”，宋乐宝抬
起头时，泪水已经在眼眶打转……

10日上午9点10分，九巨龙慈善学校四年级一
班的学生开始上课，一节关于母亲节的课。“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孩子们齐声背出，却摇头说不出诗中的意
思。

全班30多名孩子几乎都没有过母亲节的经历，
大多数人对母亲的记忆都停留在两三岁妈妈教自
己走路、给自己喂饭的时候。虽然他们只记得印象
中妈妈很漂亮，也懂得母亲节要帮妈妈做力所能
及的事；虽然他们也会大声喊出“妈妈，我爱你”，
也知道祝妈妈节日快乐。但在这些孩子的成长的
路途上，妈妈或许只是一个水壶、一套五子棋、一
个抹在心间的淡影……

“妈妈不见了，找不到了”

妈妈是糖果和饼干的味道

水杯在身边，就像妈妈在身边

“妈妈，你想我了吗？”

提 到 妈
妈，小姑娘
眉头紧锁。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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